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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创作主体、创作环境和阅读受众为研究视角，对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长篇小说所掀起的创作热潮并未式
微而大有升温现象的形成动因进行分析探究，旨在说明长篇小说只有兼顾“质”“量”才能迎来真正意义上的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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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hot and Popular of reason of the phenomenon on hot writing wave caused by full-length no-
vels，from the nineties of the 20th century to now，was focused on in the paper from the writers，circum-
stances and readers． The topic showed we should notice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at the same time，then
full-length novels maybe gained a lot in a real s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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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从“文学革命”发生的 1917 年算起，中国的
现代白话文学已具有了一个世纪的发展历史。著名
文艺评论家雷达先生指出，在这一发展历程中曾先
后出现了三次长篇小说的创作高潮。笔者此处就雷
达先生的观点做一简要归纳:第一次创作高潮发生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茅盾、巴金、老舍等一批现代
著名作家以他们丰富的创作实践使现代长篇小说这
一文本开始走向成熟;第二次发生在上世纪的五六
十年代，其时的小说作品虽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
的烙印，但以柳青、梁斌、赵树理等人为代表的长篇
小说创作所取得的思想艺术成就，在文学史研究中
仍可保有一席之地;第三次创作高潮的起点在 20 世
纪 90 年代中期，从名噪一时的“陕军东征”开始，当
作家的创作进入名利双收的状态时，越来越多的中
国作家将主要的创作精力投入于长篇小说。
伴随着国家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文学不必再
似“十七年”时期需为政治保驾护航，艺术领域“双
百”方针的不断落实和“发展文化软实力”口号的
提出，国家意识形态对文学领域操控的逐渐淡化，文
学可供表现的对象愈发多样，当代长篇小说创作进
入九十年代以来最大的特点即“市场化”。于是在
世纪之交的长篇小说创作领域，凡是涉及当下形形
色色生活风貌的题材，均被长篇小说收编。长篇小
说凭借自身优势和诸种外部因素使散文和中短篇小
说纷纷让路，自然而然地占据了文学创作的中心地
位。进入新世纪以来，这种文学现象持续增温，长篇
小说无论是出版还是写作，其热度均居高不下，学界
对这一文学现象取名为“长篇小说热”，并就此现象
展开了一系列研究。
当我们沿着文学史的脉络向前回顾时不难发
现，无论从创作主体还是阅读受众上，不同历史时期
总是流行着不同的文体写作及相关阅读:在现代文
学范畴内，短篇小说的创作精品俯拾即是;中篇小说
创作随着 20 世纪八十年代一同浮沉;进入九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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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伴随文化大散文和跨文体写作的流行而兴起了
“散文热”等。它们代表了作家在某一段历史时期
内，由于种种因素影响所做出的文体创作选择。值
得关注的是，自 1993 年起由陈忠实的《白鹿原》、贾
平凹的《废都》等一大批长篇小说所掀起的“陕军东
征”的浪潮，瞬间将沉寂多年的长篇小说创作由边
缘推到了创作的中心地位，长篇小说一时间身价倍
增，作家本身和出版也由于连锁效应变得炙手可热。
从前被社会广泛接受的中短篇小说和散文随笔纷纷
为长篇小说让位，在这场“长篇复苏”的浪潮中多部
著作纷纷问世，长篇小说以迅雷之势占据了文学的
主要阵地，在国内文坛独占鳌头。然而在二十余年
的历史中，长篇小说没有像其它文体创作那般跟随
历史浮沉，而是始终卓领风骚，时至今日，它所带动
的这股热潮非但未曾降温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长篇小说的年生产量就
达到了 700 多部，是“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中国当
代长篇小说生产总量的一倍。此后又逐年递增，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年产量已突破千部大关，是八十
年代长篇小说生产量的总和。近年来势头则持续增
长，长篇小说的年产量达到了数千部，网络中的长篇
创作更是数不胜数。我们暂且不论如此这般创作背
后的“质”，只是单从“量”上来考量，这场风头正劲
并仍会延续下去的“长篇小说热”，其本身便是一场
难得的文学现象，它为我们带来了许多可贵的研究
契机。探究这场“长篇小说热”的形成动因，对于深
入把握文学史有着积极且重要的意义。笔者拟从创
作主体、创作环境和阅读受众三个方面，分别就这一
问题展开分析和论述。
1 创作主体
长篇小说有着表现生活和思想的容量、广泛的
艺术表现手段和被称为“现代史诗”所享有的文学
地位，“陕军东征”后许多作家看到了长篇创作所带
来的名利双收，近些年来长篇小说与影视改编相结
合产生了更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可以说，任何想
要更上一步的作家无一不想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创作
水平，这样合情理化的创作动机，直接推动了长篇小
说创作量的攀升。同时，长篇小说的创作成就，常常
被视为是一个时代文学成就的主要标志。因为长篇
小说在文本中所描写的内容与承载的思想，是历史
关于那个时代在艺术上的铭刻。于是，是否能够出
色地完成一部如史诗般记录历史的长篇小说，变成
了老中青三代作家中精英写作的普遍追求与创作的
终极夙愿。陈忠实就此便有过发言:“因为文坛有
一条不成文的惯例，作家如果没有长篇就好像在文
坛上立不住脚，所以有‘长篇一举顶功名’的说法。
正是这种原因致使有些作家不顾作品的质量而追求
篇幅的大小。”［1］苏童在《黄雀记》出版后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事实上我认为短篇阅读更适合文学爱
好者，挤地铁的时间就能读完短篇。但作家都想写
经典长篇是一个潜规则，是多方面需求的产物，更是
作家内心的隐秘需求。长篇创作仍然是作品中的皇
帝。”［2］可见，在作家的潜意识里有一种观念，即只
有通过长篇小说的写作才能证明自己在文学上的成
就。这种力图成为时代写手留名文学史的创作诉
求，不仅推动了长篇小说的创作，同时怀有这一宏愿
的作家创作也在某种程度上提升了长篇小说的整体
水平。
在分析了外部环境对创作主体的影响之后，作
家本身的内在心理要素同样不容忽视。毋庸置疑，
创作主体在进行艺术创作时是具备文体意识的，而
长篇小说热潮的兴起，也与作家自觉的文体意识有
关。此处联系拉康的“镜像理论”，在婴儿的眼中，
镜中的“自我”是“他者”，但二者并非截然对立，简
言之，即在观照自我的过程里于镜像中形成了一个
更加完美的自我［3］。作家在长篇故事的架构中虽
为虚构，但在创作中却灌注了自己对人生社会的体
悟，甚至某一个特定角色的身上即有作家自身某一
属性的放大。作家可能在作品中塑造了远胜于自
己、更加完美的自我，这创作的过程即是完成了镜中
的一次观照。换言之，作家们期望通过长篇小说这
一大容量的文体来搭建起自己的精神世界，相较而
言的中短篇小说显然不具备足够的气度与格局支撑
起“自我”在文本当中的再书写。同时，许多作家在
选择创作素材之时，很大一部分都是将自己身边亲
友的真实经历加以改编和戏剧化放大，作家们对于
这些素材本身便怀有丰沛的情感，因此在创作时自
我与他者是没有界限的。作家的喜怒哀乐和价值观
都不自觉地流入其中，当我们审视这些作品时很容
易透过文本去把握作家的真实情态。以陈忠实的
《白鹿原》、贾平凹的《怀念狼》和《商州初录》为代
表所呈现出对故乡怀有的厚重情结，还有许多寻根
小说中的优秀作品，都是这一理论在作家身上合理
演绎的明证。
对于小说创作成为表达个人感受这一普遍现
象，孟繁华先生曾有过批判性的思考:
在我看来，长篇小说的危机除了小说这种
形式走过了它的鼎盛期，必然要为其他形
式———包括高科技制作的虚拟空间和娱乐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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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替代以外，更与现代人日复一日格式化和不
断被复制的生活有关。我们已经没有特殊的经
验可供书写。因此，当代文学从发生那天开始，
所经历的是一条集体经验、个人经验再到感受
性的道路。当作家不能提供新经验的时候，表
达感受就成为小说勉为其难的出路。［4］
这样的批评无疑是中肯的，但这种感受性的创
作和表达实则是作家在潜意识里将长篇创作当作是
自我观照与塑造的途径之一。在创作中灌注情感以
期在浮躁的现实社会中借作品构建一处精神沃土来
安放灵魂，这是人文知识分子自古以来所独有的品
性。当这种观照自我的创作于无意识中变成情感寄
托和情绪释放的途径时，长篇小说的创作量自然在
无形之中得到提升。
2 创作环境
从创作环境这一向度来考察这一文学现象，笔
者将试从政策和市场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20 世纪 80 年代后，我国文化市场管理的政策
逐步放宽，文学不再似从前需要严格地重重把关，
“门槛”相对降低，这为更多作品的出版发行提供了
方便的条件。由于政策的“解冻”，各个大小出版社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无论是官方还是地方出版社都
积极组织货源，与作家密切联络和约稿以期挂出自
己的品牌。而由政策松动所引发的出版社之间的这
种“竞争意识”，对长篇小说的创作同样起到了鼓励
和促进作用。同时，在我国加快经济建设的进程中，
为了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政府在政策上大
力鼓励长篇小说创作。1991 年由中央发布的“五个
一”工程中，便有每年推出“一本好书、一台好戏、一
部优秀电视剧、一部优秀电影、一篇有创见有说服力
的好文章”的要求，中央这项为了繁荣精神文明建
设的倡导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新时期政治对文学的
参与，这对长篇小说的创作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近年来，为了提升综合国力，文化软实力被国家视为
发展的重中之重。在国际视野中，能否摘得诺贝尔
文学奖的桂冠无论是于国家还是于个人都有着不同
寻常的意义。在此基础上，国家大力倡导作家写作，
努力将本土作家推出国门，雄心勃勃的作家个体也
都朝此方向努力。莫言的获奖对文坛的刺激与鼓励
无疑是巨大的，从前和莫言不相伯仲的作家更是埋
头于创作，这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长篇小说的创作
数量。同时，在政策的干预和影响下，长篇创作成为
了一种主流文学观念，这也令我国的“长篇崇拜”［5］
愈演愈烈。任何权威的文学评奖中最终的获奖作品
十有八九多为长篇小说，这实则是一种表现十分明
显的文体等级观念。笔者在此无意评判这种文体等
级意识是否有所偏颇，只是为了说明在政策支持的
文化语境下，长篇小说凭借其得天独厚的优势而左
右逢源，令许多中短篇甚至是以随笔擅长的作家将
目光转投长篇创作进而小试牛刀，无论创作质量如
何，都在一定程度上扩充了长篇小说的创作队伍。
市场方面，在长篇小说热潮形成之前，长篇小说
一直处于边缘地位，面临着出版难的问题。笔者在
阅读调查中发现，相当一部分作家有许多早已完成
的长篇小说书稿，但因为出版受限而就此搁置，这种
较为普遍的创作现象形成了相当大的文稿库存，因
此当长篇小说复苏后，出版社瞅准商机将从前积压
的书稿大量付梓问世，在短时间内形成轰动效应，这
又转而刺激了长篇小说新的创作，于是在“出版 －
创作 －再出版”之间形成了无限的循环，以出版拉
动创作，从而带来创作量的攀升。同时，随着社会经
济中心的确立和商业时代的来临，文学的世俗特征
愈加明显。商业化的语境使文学出现了引人注目的
市场化倾向，这种倾向主要是通过作家和出版商表
现出来的，即作家为了迎合市场的需要，改变自己的
创作风格或放弃艺术品位而涉足市场受欢迎的题
材;出版商则通过自己的市场化操作来影响创作，使
创作面向市场。于是，由市场的竞争机制和宽松的
外部环境结合所产生的双重作用极大地刺激了长篇
小说的创作，随着时代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局面
还将持续并升温。同时，版税制度的实施意味着作
家需要和其它社会工种一样多劳多得，他们可以通
过文学创作来获取更大的经济回报，这无疑更激发
了作家们放眼市场的创作激情。在这种以字数计稿
酬的出版规则下，无论是就长远来看的名留文史还
是就现实来看的可观稿费，长篇小说对于创作者来
说都是一种双赢的选择。
3 阅读受众
客观方面，长篇小说与影视剧的联姻进一步扩
大了其传播和发展空间，也便进一步扩大了其阅读
受众。相较于长篇小说而言，影视剧在群众中更为
普及。一方面，在影视编剧题材枯竭之时，人们往往
将长篇小说中的故事加以改编搬上荧幕，可以说，长
篇小说丰富了中国的影视剧资源;另一方面，影视剧
又对长篇小说的创作起到了促进和带动作用。二者
相辅相成、交互影响，进一步促进了长篇小说在全民
范围内的传播，直接助力于这场经久未歇的长篇小
说热潮。早先二月河的历史系列小说被搬上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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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至今仍是影视剧中的经典。苏童的《妻妾成群》
被张艺谋拍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刘恒更是成
为了后者的御用编剧;时下斥巨资打造的电视剧
《平凡的世界》和《白鹿原》亦是如此……这种精英
文本下的长篇小说在新世纪与影视改编的巧妙融
合，不仅为影视剧带来了口碑、为作家带来了声望，
同时更是在社会范围内对长篇小说进行了一场无形
的消费和传播。这种潮流直接刺激了长篇小说的商
业化创作，于质量而言这无疑是喜忧参半的，但就
“长篇小说热”这一文学现象而言，这是不容忽视的
一个要素。
同时，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
不断深化，人们的商品意识和消费观念变得愈加复
杂，社会生活也更加丰富多彩，这为长篇小说提供了
大量丰富的创作素材。随着教育的普及，社会成员
的读写能力得到了全面提升，出现了“文学人口全
民化”的趋势和“全民阅读”的风尚。从主观上考
量，我们同样可以在拉康那里找到这一风尚理论支
撑，即读者在阅读中是在找寻一个更加完美的自我，
读者会在阅读过程中随小说的人物遭遇而悲喜，因
故事情节而动容。读者在阅读中找到了一种自我发
泄和情感的依托，尤其是在浮躁快节奏的社会生活
中，阅读成为了一种平抚心灵的大众化选择。长篇
小说不似诗歌散文般朦胧晦涩，而是以故事丰富、情
节复杂引人入胜，现下的连载机制又使作家可以根
据读者的阅读情况对后续情节的发展及时做出“合
市场”“合民意”的调整，长篇小说因此拥有了相当
数量的读者群，这种现实的读者需求极大地刺激了
长篇小说的创作。另外需要一提的是，随着科技的
进步，许多长篇小说已有电子版本，各大图书网站不
仅贩卖纸质图书，同时也在经营电子图书，时下的手
机、平板等一系列电子设备都具备阅读电子书的功
能，人们可以随时随地阅读。概论之，科技改变了传
统的案头阅读，它促进了长篇小说的传播，使与读者
阅读小说的心理动机两相结合，不但促进了全民阅
读风尚的形成，也从侧面刺激了长篇小说的创作。
4 结论
综上，从创作主体、创作环境和阅读受众三个方
面入手，就“长篇小说热”这一文学现象的形成动因
展开了分析和论述。当然，这三者是密不可分的，笔
者仅是以此三个向度为考量。事实上，正是这三者
的相互作用共同形成了“长篇小说热”的盛况，并且
这种文学现象还将继续升温并且持续下去。同时，
这股“热潮”背后也需要我们反思，年产近千部，这
个傲人的发行量不禁令人联想到本雅明的“艺术复
制时代”。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的长篇小说
创作虽然在数量上有了很大的增长，但技术粗疏和
简单化问题普遍存在，叙事漏洞和语言僵硬等现象
司空见惯。如今的长篇创作更是一直处于一种无功
无过的尴尬局面，即作品的质量相对整齐，虽不乏精
品却无经典。彭学明就将现如今的长篇小说创作总
结为三个尴尬———“有高度却无高峰”“有广度却
缺厚度”“有质感却少美感”。
在这场热潮中，诸如上述的批评声不绝于耳。
这虽非本文探究重点，却是这场“长篇小说热”不容
忽视的另一个方面。在我们享受“量”上的丰收时，
还需反思“质”上是否同样取得了进步。目前的“长
篇小说热”可谓是喜忧参半，喜的是长篇小说这种
强力的文学形式日益为文坛内外所重视，从而为其
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绝佳条件;忧的是官方和书
商都在鼓励长篇大多却出于非文学目的，这极有可
能会造成长篇小说的泡沫化繁荣。当然，近年来长
篇小说的崛起和持续升温，从文学本身来说，也是长
期蓄势的结果。本文仅就其形成的动因进行探究，
这当然只是引子，在这场热潮中仍有许多东西值得
我们去深入发掘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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